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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魯王：苗族創世英雄史詩
苗族在兩千多年的時光中經歷了5次大遷徙，而西部

方言區苗人遷徙歷程尤為艱苦。在貴陽、安順、畢節、
黔南等西部方言苗族支系中，都有關於蚩尤的後代「亞
魯」、「楊魯」（和亞魯王是同一人）的傳說。《亞魯
王》唱誦的正是不屈不撓的西部苗族人的奮鬥過程，聚
集了西部苗人的群體記憶和信仰。
亞魯王是一名具有神性的苗族首領，他帶領百姓開鑿

鹽井、建造集市、訓練武藝，利用世間珍寶「龍心」創
造了許多神話般的勝利。王國的繁榮昌盛引起了兄長賽
陽和賽霸的妒意並挑動戰爭，被奪去了「龍心」，元氣
大傷的亞魯王帶領殘剩的部族子民，從富庶的平原一次
次遷徙、征戰，逃亡到狹窄陡峭的南方石山區。亞魯在
無路可走時，喬裝成手藝人騙取了荷布朵的信任和收
留，得到了暫時的棲息。而後用一系列計謀兵不血刃地
侵佔了族親荷布朵的王國。
目前出版的第一部《亞魯王》，描述了亞魯王一生征

戰、創業、立國、遷徙的故事，並重點描繪了兩次大的
戰爭場景，最後定都麻山的歷史，反映了當時苗族的社
會結構、國家制度、親屬制度、社會分工、農耕生活、
商業活動、戰爭場景等，呈現出一幅苗族古代社會的壯
麗生活畫卷。

《亞魯王》流傳的麻山地區幾乎與世隔絕，而且，
當地人使用的「西部苗語」相當艱澀，外人很難聽
懂。能在第一線進行搜集和調查工作的，只有80後
苗族大學畢業生楊正江。
楊正江老家在麻山邊緣。「我有一次因為文學創作
而崩潰，是家裡人請了一位老人給我舉行了神秘儀
式，後來我的病就好了。」楊正江說，那位老人就是
東郎，他吟誦的聲音給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
年，楊正江進入大學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有苗語和漢
語基礎的他經常回老家進行田野調查，並在導師的指
引下「去聆聽每一位老人的講述，讀懂這些聲音，拜
師學藝！」
楊正江開始行走麻山，向東郎們學藝並記錄整理。
2009年春天，因為「非遺」普查的需要，楊正江從

鄉鎮幹部的崗位被借調到紫雲縣文化局。在文化界各
位專家學者的支持和幫助下，楊正江開始對他多年採
集所得的記錄進行苗漢翻譯，他先後走訪了四十多名
東郎，用了長達一年的時間聆聽，最後認定五名東郎
為唱誦人，這即是苗族史詩《亞魯王》的雛形。
由於大多數「東郎」都是生活在麻山貧困地區，不

太會講漢語。對於史詩的唱誦內容是通過老一輩流傳
下來的。時間一長，只會照着老一輩人的唱，不懂得
其中的含義。因此，《亞魯王》的翻譯工作萬分艱
難。 經過3年的採集整理，在專家與楊正江的配合
下，《亞魯王》第一部共10819行的內容終於得以出
版。為了讓更多人可以了解這部古老的作品，該作品
採用苗文記音、記錄，漢語翻譯的方式出版發行。目
前，《亞魯王》第二部的採集工作已經展開。楊正江

透露：「我們在田野調查中，已經發現亞魯王的子輩
和孫輩的故事，內容更加豐富，更加生動。」據悉，
除了收集亞魯王後代的故事，並整理成第二部、第三
部之外，工作組還將整理亞魯王的家族傳承譜系，力
圖全面「破譯」這位苗族先祖對苗族文化的影響。

2013年年底，記者有幸參加了麻山苗人為祖先亞
魯王和他的兩個兒子迪地侖和歐地聶舉行的盛大祭祀
大典，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一代的苗人後裔永遠銘記祖
先亞魯王，知道自己家在何處，根在何方。 當地
的習俗是，如有苗人意外亡於異鄉屍骨難尋的，其家
人便在村莊附近尋一塊墓葬位置舉行招婚儀式，從墓
葬處取一塊暱圖回來放在棺木裡，便可舉辦葬禮。這
場祭祀大典前，東郎們已經舉辦過了招魂儀式並取回
三塊泥土分別放置在三口棺木內。因此這是一場盛大
且正式的葬禮。
當日的祭祀大典上，從安放亞魯王及兩位王子靈柩
的山間谷地一直延伸到半山坡，全都是自發前來弔喪
的苗人。弔喪隊伍中，身着苗裝掩面哭泣的婦女、寓

意披荊斬棘的砍刀隊、
花圈隊……每支弔喪隊
進入祭祀區後，都會鳴
槍燃放鞭炮，砍刀隊在
場地中表演一番，其餘
的人則按序叩拜、上
香、燒紙。不少人在叩
拜的那一剎那都掉下了
眼淚。下午3點，是一
個令人驚心動魄的「砍
馬」儀式：戰馬拴在場地中間一棵筆直的杉樹上，東
郎按照程序進行喝酒、焚香、祭拜後，身穿長袍、手
執梭鏢的東郎對着戰馬唱誦砍馬經。隨後，砍馬東郎

將「戰馬」一刀一刀地
砍，直到馬體被砍得鮮
血淋漓慘不忍睹轟然倒
地。馬倒地後，苗人把
馬頭調轉朝東。馬頭、
四腳、馬樁，被送往
「東拜王城」的墳地和
亞魯王及兒子們一起下
葬。
據說，砍馬是讓後輩

銘記亞魯王當年一次次的戰役都歷經死亡的考驗，就
像這匹英雄而苦難的戰馬一樣。殘酷血腥的場面，讓
參加葬禮的專家學者們不忍直視，但更刻骨銘心。

麻山深處《亞魯王》：
西部苗人的精神信仰西部苗人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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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魯王》是在麻山地區的葬禮上發現的。以紫雲苗
族布依族自治縣為中心的麻山地區，凡有人去世，家人
都要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一天至三天），四周村寨的
族親都會趕來參加古老的送葬儀式，遠遠近近圍坐一
起，聽主持儀式的東郎吟誦《亞魯王》。

為逝者而歌 引導亡靈回歸
對《亞魯王》的唱誦是極其莊重的。東郎要着傳統的
長衫，頭戴飾有紅色「獅子毛」的「冬帽」，立於棺材
旁，手持兩片竹片，口中唸唸有詞，且歌且吟，曲調低
沉悲愴。孝子們半蹲在周圍，隨着東郎指點跪拜靈柩。
一具半人高的木鼓放在堂屋門口，伴着東郎的唱詞有韻
律地敲着。
「你已經吃完了你的飯，喝完了你的水，你已經在亞
魯的村莊把你的血脈跳動完了，你把亞魯的村莊栽種
了，現在你該走了！」儀式一開始，東郎如此安撫亡
靈。守靈的深夜，東郎身穿苗族長衣，肩扛大刀，腳穿
草鞋，頭戴斗笠，喝幾口酒，表情神聖莊嚴，曲調悲慼
蒼涼，唱得守靈的婦女以帕子遮臉，掩面哭泣。
葬禮期間，東郎將通宵達旦唱誦死者生前經歷的故事
以及家族死者的名字，吟誦《亞魯王》，引領亡魂回歸
祖靈。尤其重要的是，《亞魯王》的唱誦要與葬禮各個
儀式步驟緊密結合，如果東郎沒有唱完，是不得舉行出
殯儀式的。
苗族人類學家楊培德告訴記者，亞魯王在帶領部族子
民遷徙之前，他所在的東方王國是富足祥和的魚米之
鄉，「士兵吃的是稻穀，戰馬吃的是榖穗」；而現實中
他們生活在窮山惡水的麻山深處，生活貧苦不堪，與世
隔絕，因此依托《亞魯王》死後進入富庶的東方世界，
是千百年來苗族人民能生活在貧瘠麻山的精神寄托。

陳興華：東郎是高尚的
由於東郎是人生最後歸宿的開路

者和送行者，而且這項活動沒有報
酬，因此麻山地區的人們對東郎十
分尊重而虔誠。今年69歲、少數能
完整唱誦《亞魯王》的「東郎」之
一陳興華以此為傲——他總是一身
長袍不離身——這是參加喪儀的東
郎標誌性穿着。
陳興華家住紫雲縣猴場鎮打哈村，也是《亞魯王》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16歲的時候，陳興華跟着
長輩參加喪禮，聽到老一輩東郎在唱誦，「越聽越喜
歡，就下決心學習。」他說，當時不少人都嚮往做一名
出色的東郎，因為「唱誦亞魯王，就能懂得處世之道，
學會做人的道理」。
20歲時，陳興華正式「出師」，能夠單獨「出場」

（主持葬禮），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東郎。「第一次有
喪家邀請我參加喪禮，給我跪拜，當時是驕傲又不好意
思的！」陳興華回憶。超強的記憶、豐富的內容、隨機
應變的機智，使陳興華每次在葬禮上唱誦都會得到聆聽
者的讚賞。陳興華還記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唱誦《亞
魯王》被作為封建迷信要求破除，東郎們也被當做牛鬼
蛇神打倒。當時不少東郎都放棄了這個職業。「我不放
棄，讓我承認錯誤可以，但是我寧死也要唱《亞魯
王》，東郎是高尚的！」談及此，老人臉上的表情堅定
異常。
此外，東郎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擔任神職人員巫師的角

色。陳興華說，寨子裡有人經常會請他為生者驅鬼、招
魂、占卜等，甚至通過巫術手段解決家庭矛盾。「這個

時候也會唱《亞魯王》，但只是唱一部分，只有喪禮上
才會唱全部！」陳興華明確表示，除了為逝者「引
路」，他對其他法事不感興趣，認為所有巫師都能做的
事情請他屬於「大材小用」。
「亞魯王是我們的祖先，我們要發揚亞魯王的優良傳
統，他聰明智慧，勤勞勇敢，值得我們永遠堅持。如果
不傳承亞魯王的意志，我們就白來世界上走一遭。」記
者請陳興華為海外30多萬苗族同胞說幾句話時，老人
激動地說。

「生活條件好了咋就傳不下去了？」
在不少史詩傳唱日漸式微的今天，麻山地區還活躍着
上千名東郎，數字看上去令人振奮，但是東郎們已經開
始擔憂，未來自己的葬禮上是否還會有小一輩的東郎為
自己的亡靈「引路」。這不是杞人憂天。在近半個多世
紀的時間裡，《亞魯王》的傳承環境已經發生了太多變
化。
首先是傳唱本身的難度。習藝者需要有學唱的願望、

天賦和良好的記憶力，而只有在每年農曆正月和七月才
能學唱，習藝者跟着師傅去參加葬禮，聆聽唱誦並絞盡

腦汁記憶，這是漫長的、煎熬毅力的過程。有的需要幾
年，十幾年才能出師。如果唱誦內容有重大失誤，東郎
的資格會被當場取消。陳興華的一位徒弟就因為不能忍
受這種緊張的狀態和有可能發生失誤的巨大心理壓力而
退出了東郎的隊伍。
其次，文革時期對東郎的壓制，直至2009年對東郎
群體進行探訪時，他們仍有此顧慮。在封閉社會中受人
尊重的群體到逐步喪失了話語權，這對他們無疑是沉重
一擊。 再次，打工浪潮的衝擊，曾經封閉的麻山地區
青年人不再在土地裡刨食，而是走向了城市。生活環境
的變化導致思想的變化，「每年正月向我學習的孩子很
多，但是真正靜下心來的很少。東郎都是義務的，現在
年輕人要去討生活，不願意這麼清貧了！」陳興華說，
現在收徒弟太難了，自己有很多徒弟，但是熱心學的只
有3人，而他們現在都出去打工了，如果寨子裡哪家有
喪事，還會來請自己「出場」。
陳興華很疑惑，過去吃不飽穿不暖，《亞魯王》都可
以傳承下來，現在生活這麼好，怎麼就傳不下去了？
陳興華說，自己還不擔心將來過世沒有人「開路」，
但是自己的徒弟是否有徒弟「開路」，就不得而知。

祭祀亞魯王：魂兮 歸來

80後楊正江：《亞魯王》守望者

■■在麻山地區
在麻山地區，，亡者頭部要蓋上一塊苗族

亡者頭部要蓋上一塊苗族

特有的蓋臉帕
特有的蓋臉帕「「芒就芒就」，」，作為與祖先相認

作為與祖先相認

的標記的標記。。
■■亞魯王研究中心團隊合影亞魯王研究中心團隊合影。。

■■亞魯王祭祀大典現場亞魯王祭祀大典現場 ■■普通苗人葬禮上的砍馬儀式之普通苗人葬禮上的砍馬儀式之
前前，，孝女們準備以榖穗餵馬孝女們準備以榖穗餵馬。。

■■東郎陳興華東郎陳興華。。

■■麻山地區年麻山地區年
紀最大的東郎紀最大的東郎
黃老金黃老金，，今年今年
9696歲歲。。

■■楊正江穿行在麻楊正江穿行在麻
山腹地山腹地，，尋找東尋找東
郎郎，，聆聽聆聽《《亞魯亞魯
王王》》的召喚的召喚。。

■■參加亞魯王祭祀大典的東郎們聚在一起參加亞魯王祭祀大典的東郎們聚在一起，，唱誦唱誦《《亞魯亞魯
王王》。》。


